
七夕会

旅 游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龙泉叩问剑安在
朱全弟

! ! ! !高铁是匹悍马，
倏然而已，两个半小
时就从上海到丽水。
出站，转乘面包车一
个小时，沿途观景，

进入龙泉。抬眼往左边一望，瞥见
中华老字号的剑铺招牌赫然入目。
闻龙泉大名久矣，得之宝剑已

有经年。叩问宝剑是必须的。有 !"

年历史的龙泉宝剑厂今安在？城中
迁出属易地再建，总体格局布置尚
可，庶几还有点古意供游人遐思。
厂内陈列各种宝剑，从孔子主

张“古艺育人”始，我知圣人善
弈，不闻其舞剑也，然其文武双全
堪当。此间有杜甫七言诗《公孙大
娘舞剑》之七星剑，亦有秦王剑和
赵匡胤依仗的龙膘剑。有一柄湛卢
剑令我驻足瞻仰，此件是仿制，介
绍其相传是春秋铸剑大师欧冶子所
铸，后为北宋岳飞识得，其组建令
金兵闻风丧胆的“岳家军”，还收
复了大片河山。观此剑也，不由赘
述几句，剑在冷兵器时代属“短

兵”，因为前端有尖刺，两边皆有
刃，从剑头到剑的两面都具有杀伤
力，盖其是一种单纯为了杀人而存
在的兵器，而素有“百兵之君”的
说法。
一圈下来参观毕，休息处遇见

龙泉剑掌门人张叶胜，#$ 岁学徒

至今，已远超“十年磨一剑”。张
叶胜是当代铸剑大师，余惴惴不安
询其当今购剑者为何人，答案使我
黯然。习武者不多也，几乎为退休
老者之专利。复问座中一位与之洽
谈的年轻企业家，其坦诚告我买剑
是为了摆设。火器昌明冷兵器休
矣，亦属自然。一悲一喜乎？剑的
另一功能观赏乃至镇宅之用，几千
上万甚至数十万元都有人问津。市
场前景好，但对传承亦不无裨益。
出于爱好，我问张叶胜大师是否会

舞剑，他坦率说，会几下，但这个
东西要每天练，很费时间。
剑是武侠之利器，然今人有所

不知，古人集文武于一身实在寻常
不过。李白仗剑走天下，陆游也会
拳，辛弃疾更是在帐前马上写下无
数豪迈脍炙人口的诗词。倘若，剑
无人舞，那宝剑工艺即使传承也终
究缺了核心，这也是我的老师凌彪
先生对我言及，他当年未跟李道力
学“青萍剑”套路感到遗憾。当时
评弹名家杨振雄的公子杨洋也来跟
李道力学此剑，不会武术的杨洋不
打拳但也不好好学剑，他告诉凌彪
自己只是为了舞台演出“造型”需
要，只要几个亮相动作即可。呜
呼！“青萍剑”至今不知是否已经
失传？
由是观之，浮想联翩，龙泉似

可组建武林高手及爱好斯艺者作为
龙泉宝剑队，将龙泉宝剑舞出更加
优美的线条来，作为活体“流动广
告”，流到东流到西，流到全世界。
一定惊艳，远胜广场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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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南半球的上海
张明旸

! ! ! !悉尼和上海很像，欧美一般
路上都没有行道树，绿化相对集
中，悉尼的行道树和上海一样是
梧桐。树叶掩映的也是老洋房，
那些外墙已发黄的英式建筑，曾
是殖民地的耻辱，如今反而成了
景观。周围的新房子拆了、倒
了，换了一批又一批，只有它
们，岁月带不走它们的美。
这是个昏昏欲睡的午后，背

包客宿舍狭小闷热，墙脏了、旧
了，娇嫩的粉红最经不起时间，
比原本苍老的颜色更显老，灰色
粗笨大窗旁有藤椅和坏的收音
机，墙边靠着闲置的破床垫，莲
蓬头关不紧，滴滴答答的，是这
个沉闷的房间的唯一声响。下楼
透透气，电风扇慢吞吞地转着，
逼仄的门厅里有几张满是污渍的
沙发，有人歪着酣睡，一阵凉爽

的夏风穿堂而
过，若不是坐

在门口地上抽烟的赤膊小伙，我
以为自己回到了童年暑假在弄堂
里乘风凉的那个下午。
如果问一个从未去过澳大利

亚的人，可能不清楚大堡礁，也
没听过大洋路，但不会不知道悉
尼 歌 剧
院 。 这
座 几 乎
妇 孺 皆
知 的 地
标性建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烙
印在人们心里，象征着发达的现
代文明，如同自由女神之于美
国，只有去了悉尼歌剧院，才算
去过澳大利亚。歌剧院所在的岩
石区非但没拆迁，还保存了许多
老房子，一些外墙黄得发黑，一
些已经破败，墙头长出草来，爬
山虎缠满屋顶，甚至还有红砖烟
囱。当真正站在歌剧院的面前，
却发现不如画册中的漂亮，它老

了，小小的贝壳外表泛黄了，在
阴云下愈发陈旧得黯然失色。而
这丝毫不影响它在人们心中的地
位，依然是富裕优雅的代表。波
澜不惊的海水、缓缓驶出的游
船，悉尼港惬意、悠闲。

登上
悉 尼 大
桥，是看
歌剧院最
好 的 位

置，一片开阔的海港有几处突出
的海角，歌剧院就占据其中一
角，轮渡划开水面，留下一道道
白痕。另一处在悉尼天文台脚
下，往岸边的小山坡走去，几乎
看不见几个人，金黄的落叶覆盖
了草地，没有密集的树争抢阳
光，老树恣意伸展，树干如同章
鱼的触角，树冠如同撑开的巨
伞，生长得那样舒坦。树下独有
一张长椅，和遮天蔽日的大树比

起 来 ，
简 直 是
玩具了。
一对恋人面朝海湾，不动不言，
且听风吟、且闻鸟鸣，环境宁静
自然、人们从容淡定，社会的发
达程度，不是路上有多少豪车、
店里有多少奢侈品。
夜色是最好的化妆师，歌剧

院返老还童了，洁白的贝壳回到
初生的模样，大桥亮起了灯，五
光十色在黝黑的海水中流淌，忽
而被打破，又重聚，变幻出迷离
的色彩。地上万家灯火，天上点
点繁星，一轮明月、几缕薄云，
没有比歌剧院和大桥更高的建筑
了，在全球最繁华的城市之一的
中心，竟能看到这样完整的夜
空。水景餐厅变成露天酒吧，靠
在堤岸上，或和三五好友小酌聊
天，或和爱人缠绵缱绻，都市里
的海风如一支轻快的爵士。

锅留余香
孙道荣

! ! ! !朋友来家小住。
第二天晨起，准备早
餐，朋友卷起袖子
说，鸡蛋我来煎。朋
友算是个美食家，也
就不客气，让他露一手。
大火将铁锅烧热，改小
火，再倒入菜籽油。朋友
说，这样煎的鸡蛋不沾
锅。
油香弥散。朋友忽然

笑吟吟说，我能猜出你们
昨天吃的菜。怎么可能？
说出来听听。朋友眯着眼
睛，吸气。说，有芹菜。
我点点头。昨晚还真

做了一道芹菜炒肉丝。是
香芹，脆而香。
朋友又说，是不是还

有葱爆鱼？
简直神了。这是妻子

最喜欢的一道菜，也是我
常做的一道菜。
朋友闭着眼睛，缓缓

地吸气，轻轻摇晃着脑
袋，说，如果我没猜错的
话，前一两天，你们还应
该吃过羊肉。我笑问他，
你是怎么猜出来的？ 朋
友笑着说，不是猜，是闻
出来的。准确地说，是你
家的这只铁锅，告诉我
的。 我有点难为情地说，
每烧一道菜，我都洗锅
的，而且，洗得很干净，
很彻底。我解释说，除了
卫生外，还怕串味。朋友
乐了，你洗得再干净也没
用，因为，锅会留下余
香。
锅留余香，那是我第

一次听到这个词。在
朋友的引导下，我也
闭上眼睛，尝试着嗅
嗅看。从铁锅里冒出
的热气，丝丝缕缕，

飘散在空中，细辨，果然
有隐隐的芹菜香；再辨，
确有葱香，还有一股淡淡
的鱼香。那气味仿佛是层
层叠叠的，一层比一层
淡，一层比一层飘渺，它
们纠缠、裹挟、弥漫在一
起，升腾，翻转，飘散，
若隐若现，似有还无。

朋友一边煎着鸡蛋，
一边继续跟我说着话。他
说，从一只锅里，你大致
能看出一家人的生活。殷
实的人家，锅往往也是滋
润的，油润、饱满、亮
泽。这样的锅，往火上一
架，烧热了，就会弥漫出
极丰富的气味来，锅里积
攒的各种食物的香气，蹿
腾而出，如山峦叠嶂，如
春花烂漫。但它们是有质
感的，也是有层次的，你
拂一缕热气过来，细闻，
就能辨别出隐藏其中的食
物的香味。日子清苦的人
家，或喜欢清淡口味的人
家，那锅也往往是淡薄
的，清亮、淡雅、单调，
多的是蔬菜的清香，而少
有荤菜的重味。
朋友说，一个不常开

伙的人家，那锅，就像久
未润泽的沙地，枯而干
涩，当它偶尔被加热使
用，你几乎嗅不到食材的
香气，只剩下生铁的味
道。偶尔渗入铁锅中的食
物的香味，早被铁锈覆盖
了，氧化了。那不是生活
应有的滋味。
与之截然相反的，是

饭店里的锅。它们盛载了

太多的食材，一层一层地
叠加，一层一层地覆盖，
日积月累，混杂，厚积，
油腻，你能闻到的，与饭
店的排烟口冒出的浓烈的
气味一样，让人有点腻
烦，有点意乱。厨师一般
都用钢丝球洗锅，希望能
把锅洗得彻底些，但他永
远洗不掉锅里大杂烩的气
息。

朋友煎好了鸡蛋，笑
着说，现在，你的锅里留
下了蛋香。无论你怎么
洗，当你做下一道菜时，
你都能闻到它的香味。
朋友又意味深长地加

了一句，锅留余香。我们
的人生就像一口锅，你炒
过什么菜，你走过什么样
的路，就会留下什么样的
人生滋味，经久不散。

今
天
!我
们
谈
文
学

吴
莉
莉

! ! ! !韶光易逝。从师院中文系毕业已三十多年，早先
同窗各自忙工作，见面不多，即使有，也是在各类教
学研讨场合，谈的话题总是教育。退休后，同学年年
相聚，或假某校会议室，或是茶馆，水果、瓜子、茶
水、点心吃得饱饱，然后共赴酒楼饭局，觥筹交错。
七扯八扯海阔天空地聊，刘彬君曾示不满：“中文系出
来的人，我们见面就该谈谈文学”。几桌人共筵，饭

桌上谈文学？似乎没那氛围。文学乃高
雅之事，雅事须有雅兴，得拂尘清掸，
净手焚香，烹煮清茶才是。心静方能雅
玩，文学一度谈不成。
这两年生活安逸，心情疏旷，同学

会渐生新意。随着微信群兴起，好几位
仁兄文兴勃发，诵诗、吟词、作赋，忙
得每日都“刷屏”。圈内看客有点赞的，
有作含蓄、温和评判的，更有深潜水底
的。我不用微信，虽在圈外，“诗人兴会
更无前”的盛况也略知一二。
生活进入了慢时代轨迹。中文系出

来的人，文学这门大课，此时不拾起，
更待何时？从前委身教学、教育，当勤
勉的“园丁”，无暇奢谈；今日得宽余，

可以从容不迫地去读书、写作，种几分“自留地”
了。秋末冬初的一日，假某区退教活动中心，同窗又
聚。大家团团围坐，逸兴遄飞。从上午九点摆开龙门
阵，便欲罢不能。中餐是就着大堂里的几张小圆桌
边，馄饨果腹。大馄饨鲜美，继续开聊读书、写作，
更助“真味久愈在”。老同学说话无拘束，气氛随意、
轻松、热烈、活泼，年轻时我们做过的文学美梦得以
展续……这无疑是我们班里自己的“文代会”啊。
海洋君善填词，在职时，每逢同事生日，他会赠

一首贺词祝寿；明先君开了四家网站写作，小说《换
亲》、散文《我给猪妈妈当接生婆》，点击率都有几万

人次；刘彬君涉略各种文学样式，有回
忆录、诗、词、赋。这位当年美剧《神
探亨特尔》里亨特尔的配音者，从银幕
背后走下，人生同样光彩焕发；根宝君
擅作赋，他的骈文纵横古今，气势恢

宏，气韵典丽，勒石铭金。几位仁兄曾将百多种词牌
试填了遍，那日聚会时，还在津津乐道交流体会，他
们尝试着，欲作词中难度
很高的长调 《莺啼序》，
还研讨高达百韵的长律
……不为发表、不求稿
酬，只为对文学的那份爱
好。年虽入晚景，还仿着小
儿“也傍桑荫学种瓜”，在
自留地里勤勉耕作。产出
的果蔬，无论青菜、萝卜、
南瓜，一样敝帚自珍，文学
给生活带来的快乐与满
足，才是最大的收获。
梁实秋先生说：“人生

到了一个境界，读书不是
为了应付外界的需求，不
是为人，是为己……使自
己的生活充实而有意义。”
清茶一杯，馄饨一碗，同学
常聚。谈诗论文，切磋技
艺，没有功利，不作深究。
今天，我们谈文学，是清
谈，浅谈，漫谈。老了，还
能保持着这份谈资，这份
雅兴，有多好！

没见到主任
魏福春

! ! ! !见到主任了吗？妻闭
着眼轻声问。我说没，病
房里转了两圈，没找着。
妻轻轻地叹了声，我知道
她不放心，站起身，摸了
摸衣袋，走了出去。
妻住院了，前些

日子说头痛，我让她
去医院看看，她说再
观察下，她是怕去医
院。想不到凌晨头痛
得受不了，硬撑到天亮，
到离家不远的这家医院，
一检查，竟是脑出血！
明天就要手术，我去

银行取了 %&&& 元。这事
要趁早的，我懂。当时主
任给我介绍病情时很轻松
地说是个小手术，为了让
我放心，由他来做。小手
术要主任亲自操刀？我心
里一沉，脸也变了色。
病区不大，共几十张

床位。办公室里没见到主
任，我又一间间病房看过
去。还是没找到主任的身
影。我有点紧张起来……
我们没想过在这家医

院做手术，这毕竟是家区
级医院。当得知消息时，
朋友、亲友都来电告之，

说一定要去三甲医院。脑
出血不是儿戏，我清楚，
可我平时除了单位就是
家，到哪里去找人呢？问
那些出主意的朋友、亲
友，能帮我联系三甲医院

吗？都说好，马上联系，
却一直没有音讯。刻不容
缓。我不敢再等。妻虽意
识清楚，还想着检查完要
上班去，然而她路都无法
行走了，人也昏昏欲睡。
妻一直是个闲不住的

人，平时家里的家务活从
不劳我动手。检查
的那天早晨，她依
旧早早起了床，给
我削好苹果，煮好
鸡蛋，看我吃完才
到医院。我们一点准备也
没，但做完核磁共振在外
面等结果时，我感觉到了
气氛凝重，只见医生进进
出出，后来方知请来了放
射科主任，随后又请来了
神经外科主任，妻脑内出

的血把脑叶都挤变形了。
主任会在哪儿呢？我

脑子里乱糟糟的，要不要
把儿子叫回来？儿子正在
国外参加一个学术活动。
刚才我小心地问过妻，不
料被她一口回绝。儿
子是她的骄傲，她不
想让儿子分心。我该
怎么办？万一……先
前床位医生找了我，

像主任说的一样，介绍第
二天要做的是个普通小手
术，大概是见我脸色平静，
突然话锋一转，说既然是
手术，免不了有风险……
此时我已如砧板上的鱼
肉，眼一闭，在一张又一
张手术单上签下了名。

明天的手术有
问题吗？我脑子里
一片空白，在病房
门口徘徊良久，犹
疑着要不要就这样

回到妻的病床旁，如果她
得知我没有找到主任，对
她会不会是个打击？
一夜无眠。
第二天上午 '点，妻

被推进了手术室，手术室
门就要关闭的时候，我看
见妻的眼里有泪珠滚出，
我一惊，心跳忽然加速，
一阵眩晕，忙倚住墙，许
久才缓过劲来，内疚感随
之弥漫开来……我不知道
将发生什么，我痛恨自
己，为什么不想方设法找
到主任？这起码是个安
慰。我重重地吐了口气！

依稀过去了一个世
纪，手术室的门开了，主
任大步流星地走了出来，
我忙迎上去，主任笑着：
手术很顺利。还没等我反
应过来，他已进了电梯。
想想我这人真是没用，人
就在眼前也会说不上话。

之后的近半个月里，
妻术后恢复良好，不到半
个月就出院回家了。我们
庆幸，遇到了好医生。只
是有一种歉疚，又是人与
人之间的一种信任，始终
在我心头萦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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